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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事文学起源于神话，已经被中西方文学广泛接受。神话与仪式密不可分，在文化人类学理论 

中，“神话的表述经常与仪式的实践相兼容”，神话与神话仪式彼此包含，相互疏证。神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 

象创造的精神对话的伙伴，仪式是人如何与神灵沟通交流的对话机制。由此，神话仪式具有内涵和形式的双 

重性，具备了完整的叙事特征。仪式作为叙事的情节内容时，使心灵意识回归原始状态，拓宽了心理表现空 

间。仪式结构作为叙事文学的结构框架，传递出的则是隐藏于作品中的回归和超越意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神话仪式体现为两种审美取向：外在的政治诉求趋向于启蒙、革命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关照社会的现实功 

能；内在的文学诉求趋向于回归人生、重返大自然这一主题，从而实现了超越现实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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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和宗教神话是西方文学叙事的源 

头，在西方人文学者意识中，“文学是社会情况的一 

部分，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当作集体的信仰和行为的 

形式来探讨。神话和仪式便成为文学表现形式的基 

本特征”l1]559。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弗莱在其《批评 

的剖析》一书中更是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纳入到神 

话原型批评范畴，把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与喜剧、浪漫 

故事、悲剧、反讽与讽刺的文学叙事相联系，可以说 

神话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在西方文学中无处不在。 

伴随西学东渐之风，中国现代作家也试图寻找中国 

文学的源头，鲁迅从文学发生学的视角提出神话“实 

为文章之渊源” 。中国古典小说源于神话传说的这 
一 判断已经被普遍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传统古 

典小说和西方叙事文学的共同影响，也存在对神话 

文本的重写和对区域性残留神话或宗教神话的叙写 

现象，本文将这类创作现象称为神话书写。 

神话与仪式密不可分，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 

“神话的表述经常与仪式的实践相兼容”[3l ，神话与 

神话仪式彼此包含，互相疏证。神话是人按照自己的 

形象创造的精神对话的伙伴，神话仪式是人如何与 

神灵沟通交流的对话机制。由此，神话仪式具有内涵 

和形式的双重性，具备了完整的叙事特征。 

一

、作为情节：仪式叙事内涵的多重性 

神话与神话仪式间的关系孰先孰后，已不再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二者都源于模仿已经在研究界达 

成共识。著名神话学家弗雷泽认为，仪式起源于人类 

对春夏秋冬自然交替规律的一种模仿，生命则表现 

为每年的死而复生[ 。但是仪式的模仿不是对外在 

客观自然界的模仿，而是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基础 

上，根据人类社会的建构机制，构拟一套神灵系统， 

而后凭借仪式活动完成同神灵交流的目的。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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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呈现出双重的特点：第一，仪式的结构相当稳 

固；第二，仪式建构的终极 目标是人神对话 。由 

此，仪式一旦形成，它不仅是神话的外在表现形式， 

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喻指功能。 

神话作为人类文化起源的表征，神话仪式以其 

丰富的内涵起到了巨大的文学示范作用，弗雷泽认 

为诗歌外在形式模仿仪式的结构，内容上表达复活 

与再生的周而复始。弗莱则直接宣称，叙事作为文学 

的一种手段，其原型就是仪式，为此他阐述说，重复 

出现的文学叙述具有象征性意义，也可以说“它是一 

种仪式，⋯⋯叙述被当作仪式或对作为集体的人类 

行为的模仿而加以研究”【 。通过对大量西方文学 

的研究发现，神话仪式的确激活了许多作家的创作 

灵感，他们把神话仪式的再生、洗礼作用带进文学创 

作中，从而达到文学净化的功效，甚至仪式结构的完 

美性竟然变成了某些作家(如劳伦斯)进行小说创作 

的组织原则。 

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书写中对仪式的描写摆脱 

了古代文学神秘附会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自觉 

地运用神话仪式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神话的象征 

性在仪式活动中得以表达，人的内在精神得到关注。 

在丰富文学表现方法的同时，既注重启蒙、革命等意 

识形态话语的“大我”之义，更关注话语之外“小我” 

的内在精神世界，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神话书写既 

充分注意到了民族话语又兼顾了人文情怀。因而，现 

代文学中的神话仪式的描写，可以归纳为内在精神 

与外在形式相辅相成又相互背离的张力关系。虽然 

与神话仪式相关的作品数量有限，但它为现代文学 

带来了别样的风景。 

沈从文关于湘西的作品中，有众多的傩巫祭神 

的仪式场面，节庆到来，各村镇山寨都会请巫师作 

法，演艺神灵的种种迹象，普通人也借此与神灵沟通 

交流。透过具体场景的描绘，传递出人们对神灵抑或 

无比敬仰、抑或无限敬畏之情，表现人神之间的多重 

关系。在沈从文的一些作品中，曾经多次对请神、娱 

神、谢神的场景做细致人微地描写，下面是《神巫之 

爱》的片段。 

夜幕悄悄地降临了，人们点燃了火把和牛油烛， 

这时神巫在蓬蓬的鼓声中出场了，他头缠红布、身穿 

红缎绣衣，脸上涂满了鸡血，手握铜刀及镂银牛角， 

如精灵一般跳上神台。只见他身体向上一耸，伸手将 

牛角在空中画个大圆圈，敲锣打鼓的乐师也停息手 

现代文学神话书写中的仪式叙事 

中的乐器。突然，神巫用他洪钟般的嗓音唱了起来：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 

他们大人能喝酒，能做事，能睡觉， 

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 

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 

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 

情人 ! 

你大神 ，你大仙 ，排驾前来站两边 ! 

人们和着低沉婉转的锣鼓声及神巫的歌声，拍 

手迎接神灵的到来。孩子们依声随韵，做着神巫的伴 

唱，年轻的姑娘们则目不转睛地盯着神巫的一举一 

动，唯恐落下某个精彩瞬间。唱完迎神歌，为表示对 

神灵的敬畏之心，神巫作揖、磕头，又灵活如风车一 

样翻三十六个跟头，而后在低沉的鼓声中将猪羊的 

心脏献祭给神灵以表达山民们的忠心。歇息片刻后， 

神巫换了件短衣，鼓声再次响起，祈福的仪式开始 

了，在场的人们神情肃然，心中默默祈祷。东方欲晓 

时，祈福完毕，众人环巫师而坐，在舒缓的乐声中同 

巫师一起轻声哼唱着送神歌，与此同时，把形色各异 

的稻草编织成的魔鬼扔到火中焚烧掉。天亮时分，一 

众人等各 自回家。 

庄重的仪式表演使得全场都被浓烈的宗教气氛 

所感染。深沉的夜幕下，每个人都在行进仪式的引领 

下，浸润在与神明心灵沟通的氛围中。男人们非常直 

接地向神祈求诸如“发财添丁”的朴素意愿，姑娘们 

的心愿则是做神巫的女人。这样的仪式活动是自然 

的，“不悖乎人性”的，它将人的爱恨袒露无遗。在这 

样的活动中，人暂时超越了线性的历史时间，摆脱了 

凡尘俗世的纷扰，恍惚之中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神 

话世界，在与神的交流中编织如梦如幻的美好理想。 

现代文学中神话仪式的再现，将人的心理情感 

从现实推向了远古，这种再现绕开了被现实缠绕的 

国家与民族，阶级与阶层的关系，而是从艺术出发， 

“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 

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 

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 

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 

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 

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514。这 

样，神话仪式成就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预设，文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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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关涉现实，纯粹以理想、想象为旨归的主体性精 

神范式的践行空间。仪式的社会喻指功能，已经表明 

其意义既要包含在仪式形式之中，也势必不会受到 

形式的束缚。恰如彭兆荣在研究神话仪式时所表述 

的 “结构要素是限制性的，意义却正好是非限制性 

的”[41286。同样，沈从文仪式描写的目的不是“结构”， 

而是意义，对他来说，他要建构顺乎人性的“希腊小 

庙”，尽管现实早已瓦解了这个梦幻，但这不妨碍他 

建造的热情，无论如何，在请神、谢神、娱神与自娱的 

仪式中，他找到了心灵逐渐摆脱现实，回归本真自我 

的一条狭窄途径。正因为这条心灵回归的途径，湘西 

成为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桃花源”，也因这个“桃 

花源”的存在，沈从文从湘西走向了世界。 

如果说老道纯熟的沈从文深谙仪式的喻指功 

能，有意运用仪式的多重内涵造成内外有别的话，年 

轻的端木蕻良可能是纯属无心，只是在精彩地再现 

跳神仪式时，因自幼受到草原萨满文化的影响，无意 

中使书写初衷与创作结果出现了背离。在端木蕻良 

数次描写跳神的场景中，最经典的一次当属丁太爷 

击垮北天王，丁太爷是草原上的新霸主，北天王则是 

草原上的老地主，对于北天王的落败，他和周围的牧 

民都觉得这是丁太爷搞的阴谋手段，丁太爷为了让 

老百姓心服于他的统治，决定请神来为他作证。 

在一个破旧的马棚里，高高的红烛燃起，大神如 

秋风扫落叶般舞动她的法衣，周围的人 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大仙的一举手一投足，因为他们想通过大仙 

的举动解读 自己的命运。 

响腰铃震山价响。 

当子鼓，丁丁东，丁丁东，东，东。 

穿火鞋，缕红绦，吞整纸子香，一切都在人的惊 

奇的震慑的注意里滚过去。 

于是李寡妇，一个膀子挎了两把扎刀，左手中另 

外的一把，没命地向下边的刀刃子上钉，卡，卡，卡 

大仙狂乱地舞着，既砍又跳，好像她的行为不是 

自己意志的反映，而是有外在的神灵控制着，以此暗 

示给在场的人们，北天王和牧民的命运是上天的意 

图，丁四爷作为草原霸主 ，其地位也是神决定的。而 

真实情况则是 ，丁四爷指使黄大爷做 了有益于 自己 

的安排，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愚民行为。这也是 

满脸油汗的扎拉子心里玄虚地左说右恳请大仙停止 

狂跳的原因，他唯 恐大仙的舞蹈出现错误，被 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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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洞察到实情。 

在这场仪式的描写中虽说作家意在揭露丁家具 

有强烈欺瞒性的血腥发家史，可是在描写跳神的表 

演中，跳神的大仙全情投入，每个法器的运用都毫无 

瑕疵，她的一招一式没有任何漏洞，因此，围观的群 

众在震天的鼓声和神秘的舞动中，懂得了自己的命 

运。当架子鼓叮咚地敲起来，挂在腰上的四个水桶风 

火轮似的旋转时，作家自己也被这精彩的表演所震 

慑，忘记了自己作为批评者的身份，不仅如此，他还 

深陷其中，恍惚中他也成了跳神的萨满，与普通民众 
一 样对其中的诡诈浑然不觉，这样，对端木蕻良而 

言，有关跳神的描写变成了一场自我情感的释放。 

我们从不怀疑作家叙事立场的启蒙性姿态和渴 

望民族振兴的时代心理，将跳神与麻木、愚昧的国民 

精神联系在一起。但是作家一直生长于浓厚的萨满 

文化氛围中，一旦写到跳神，就情不自禁地浸润其 

中，在对跳神场景的描绘中，作家、叙述者、萨满三者 

融为一体，变成了整个事件的“在场者”，之所以造成 

这种效果，也是由仪式的双重性导致的。著名的神话 

研究者理查德·鲍曼在对一些巫师、史诗和民歌的传 

唱人的研究中发现，一个承担某种角色的表演者，其 

日常行为与他所担负角色的行为之间是严重失衡 

的，一个出色的表演者，只要进入到表演中就一定会 

与表演的角色融为一体，甚至被角色控制。端木蕻良 

正是这样，他在描绘萨满跳神的场景时，仿佛被萨满 

附体，因此，一方面给读者呈现了精彩的跳神画面， 

另一方面其审美倾向可能与作家自己持有的道德标 

准相背离。正如理查德·鲍曼所说，“用伦理标准去衡 

量，获得的是负面的评价，可是他它却包含着一系列 

带有浓厚表演因素的言语行为，在审美范畴中受到 

高度评价以及饶有兴趣的欣赏” 。作家的审美倾向 

与伦理道德产生的背离源于仪式的原始性，即凭借 

原型激活让人回归潜意识状态，这种非自觉的不可 

把握性拓展了文学的叙事空间，心灵的探险、梦的回 

归也就有可能借此产生。 

二、作为结构：仪式叙事的开放性 

仪式可以理解成某种文本的物质和形式载体， 

仪式具备叙事结构的物质条件[4i2s6。据此，我们将神 

话仪式解读为，神话仪式不但能够指向小说结构中 

的零散片段，也能够指向小说全篇的整体框架。一般 

认为古希腊戏剧和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现方法 



是模仿神话仪式叙事的典范。尽管文学的仪式叙事 

同神话仪式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但是两者都遵循 

了相同的规律，那就是“自然的和生理的生死演变所 

附于历史文化上的要求”[41 。这种既要遵从自然的 

仪式性程规，又要遵守文化要求的文学叙事，在现代 

文学神话书写的“耶稣之死”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对“耶稣之死”做不厌其烦的 

重写与上述 “自然的和生理的生死演变所附于历史 

文化上的要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关于 

耶稣之死的篇章有 《复活》(端木蕻良)、《复仇 (其 

二)》(鲁迅)、《耶稣之死》(茅盾)、《逾越节》(朱雯)、 

《一个拿撒勒人的死》(艾青)，这些作品都看重“耶稣 

之死”，因为“耶稣之死”意味着基督精神的复活，虽 

然上述诸篇除了端木蕻良的《复活》外 ，其他篇章都 

忽略了“复活”的环节，但是因“耶稣之死”暗含着原 

始古老的神话仪式呈现出来的复活意义，因此这些 

作品最终也都指向了“复活”。弗雷泽曾对基督复活 

的母题进行考证，他认为这一母题与远古时代中东 

地区的人们信仰植物神阿都尼斯有关，植物在春夏 

秋冬的轮回中经历死而复生的过程，人类从植物 
“

一 岁一枯荣”的“死而复生”的生命循环中看到了 

“不死”现象，并运用原始的交感思维将大自然的规 

律移植到人类社会中，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 

式，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基督教从植物的生生不息中受到启示，由此产生了 

复活信仰，耶稣以钉十字架的形式结束生命是古老 

神话“生命之树常青”的仪式化再现，树木与自然界 

的其他植物一样枯荣有序，但是它以更加高大的外 

在形象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植物中的王者，虽说人 

的复活与植物种子年年发芽再生不同，但是将生命 

系于树，不仅是生命再生程序的启动，也寄托了人类 

对生命繁衍的美好祝福。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以被钉 

十字架的方式死亡，不是为了彰显其痛苦，而是暗合 

着生命树的意象，即以更强大的形式虽死犹生。《哥 

林多前书》说上帝已经将天上与地上形体的不同安 

排妥帖，这就意味着，耶稣一旦复活，是以灵的形式 

生活在天上，也就是说，他是精神的重生。 

神话的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基督教的复活将时 

间划分出肉体的现世时间和神灵的精神时间，身体 

感知的现世时间是有限的、痛苦的，弥漫于精神世界 

的灵的时间是循环的，快乐的，生命由此呈现出双向 

循环状态。肉体的生命是单向度前行直至死亡，而灵 

现代文学神话书写中的仪式叙事 

的生命时间永远存在，钉十字架的仪式展现出了超 

现实的生命形态。时间的双重性也创造了空间的双 

重性，与灵的时间的无限性对应的空间也是无处不 

在的。耶稣之死因其复活的神性意义赋予其行为以 

终极意义。现代文学在对耶稣形象的塑造中好像注 

重表现耶稣之死的革命意义，而实际却指向了 “复 

活”的终极意义，它以上帝之子的神性死亡，救赎了 

同胞脱离苦难，具有普世价值，正是在这一层面上， 

它不断昭示着现代文学重写“耶稣之死”。 

现代文学关于“耶稣之死”的作品，都试图再现 

耶稣明知奔赴耶路撒冷面临死亡而毫不退缩的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艾青创作的长诗 《一个拿撒勒人的 

死》描绘了耶稣从容面对生死的情景：耶稣在去往耶 

路撒冷的路途中就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 

是他非但不悲伤，反而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宣言， 

劝告人们不必悲哀不必懊丧。在他离世的最后时刻， 

“从地平线的彼方／射出一道巨光”。他的死亡换来了 

照耀宇宙的光芒，给生存于痛苦中的人们以温暖和 

希望。茅盾的《耶稣之死》主要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 

前，揭露法利赛人的阴险和无耻，他以死亡唤醒被蒙 

蔽的犹太人的觉醒。而基督教教内人士更是以积极 

的态度推介耶稣的革命精神，著名基督教人士吴雷 

川将耶稣视为民族英雄，在鼓励基督徒为革命献身 

所作的长短句中他写道：“革命耶稣先烈，有十架堪 

为圭臬。推倒强权成众志，把内忧外患齐消灭。” 如 

耶稣是一个革命者，这一观念在基督徒张仕章那里 

更是鲜明，他索性将一本描述耶稣革命的小册子命 

名为《革命的木匠》。赵紫宸在《耶稣传》中，将耶稣描 

绘为革命的伟人：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已经 

感知到自己会有不好的结局，他为此踟蹰，走走停 

停，犹豫不决，但是作为革命者，他对 自己的行为感 

到可耻，并反问自己，从摩西开始，那些成就大业的 

伟人圣贤、英雄豪杰，谁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甚至 

遭受失败，耶稣要想成就伟业，也不例外。[81 耶稣主 

动承担苦难和罪责的精神情怀也正是对革命英雄情 

怀的颂扬。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耶稣之死”激活了 

左翼文学中英雄主义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 

革命英雄虽死犹生的精神与“耶稣之死”的复活精神 
一 脉相承。 

神话仪式以其完美的结构，不断地吸引着艺术 

家的目光。从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开始，便不时出 

现以神话仪式结构作为小说或叙事长诗的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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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郭沫若的《凤凰涅桀》是最典型一篇具有神 

话仪式结构的长诗。诗歌以交响乐的大开大合的气 

度安排章节内容，而交响乐又遵循着毁灭——再生 

的仪式结构程序，音乐与仪式相得益彰。仪式从低沉 

的“序曲”开始，在“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的诅 

咒声中突出时代的沉闷，毁灭的核心意象也在 “你 

唱”、“我唱”、合唱的反复中凸显出来，仪式在如此低 

沉的情绪中仿佛无法继续下去，突然，第三乐章以具 

有滑稽喜剧色彩的“群鸟歌”亮相，在沉痛的倾诉中 

增加了轻快的调子，仪式感也更加强烈，最后以“凤 

凰更生歌”升华到最后的高潮，预言新中国将在革命 

的烈火中新生。在音乐的高潮中完成再生的仪式。音 

乐是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周易》记载：“雷出 

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音 

乐最初就是为祭祀而设，单纯的祭祀枯燥乏味，作乐 

的目的就是愉悦祖先鬼神，“礼乐就其初始形态而 

论，本是统一的祭祀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祭祀 

活动的统摄力量，来自神鬼的意象；活动的目的，在 

召唤神鬼降临，使人神两界在情感上完全沟通，到达 

‘神人以和’的境界。而礼与乐，恰好是这个活动的内 

外两面：乐提供祭祀的情感激发，即内在动力，礼规 

定祭祀的操作程序，即外显行为” 。音乐犹如仪式的 

作料，没有它，仪式的程序性就显得单调无味。《凤凰 

涅椠》注意到了“礼”“乐”的充分结合，将凤凰的毁灭 

与再生过程完整地展现给读者，从而诠释了仪式结 

构的完美性。 

神话仪式从开始到结束经过起承转合的程序结 

构，这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一结构可以容纳很多不 

同的类型的内容，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变化，结构却相 

对稳定，神话仪式所具有的既变化不居又万变不离 

其宗的完美结构形式成为许多艺术形式模仿的对 

象。就模仿仪式结构的小说而言，外在的结构稳固了 

内容的喜怒哀乐，结构里内容形式的变化缓解了稳 

定的结构造成的一成不变的僵化形式，从而形成摇 

曳多姿的意义形态。在众多的现代文学作品(集)中， 

沈从文的小说集《月下小景》比较典型。小说集的第 
一 篇《月下小景》中，一对相爱至极的恋人约会于秋 

天的夜晚，在成熟的季节里，恋人的感情也应该有归 

宿了，可是囿于习俗又不能结婚，但是他们相信“若 

贪婪这‘生’只有‘死’才能得到”，于是两人舒服的躺 

在铺满野花的石床上，满怀希望的吞下了致命的毒 

药。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秋天的死亡叙事是 

英雄死亡的悲壮的礼仪叙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 

是衰败的季节，作为时序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秋天的 

收获与衰败都是在酝酿来年春天的再生。由此关照 

这对恋人，他们以死享受永生爱情的方式是神话思 

维的体现。沈从文的很多湘西小说都采用了神话思 

维的方式，在边地人看来，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一 

样，枯荣有序，死亡是通向再生的必经之路，是另一 

种幸福生活的序幕。小说集中，《月下小景》是走向幸 

福的开端仪式，另外来自佛教经典《法苑珠林》的八 

篇小说是仪式的“进行时”。从小说的思想性考察，八 

个故事可以分解为四个主题，也可以说是四个“通过 

仪式”①。1936年以后，沈从文小说集《月下小景》按 

照以下顺序排列：《月下小景》、《寻觅》、《女人》、《扇 

陀》、《爱欲》、《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医 

生》、《慷慨的王子》。上述八篇内容上都各自独立成 

篇，但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成小说集后，它在意义 

表达上具有递进性。八篇故事依次的主题是：《寻觅》 

表达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女人》、《扇陀》、《爱欲》 

通过三个女人的情爱经历，回答了相反相成的爱与 

欲对人生的影响；《猎人故事》、《一个农夫的故事》、 

《医生》三篇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解决了怎样确认 自 

我身份的问题；《慷慨王子》赞颂了甘于牺牲的崇高 

品质。这四个互有联系的主题表达了沈从文对人生 

意义的严肃思考，人是带着动物本性降生到这个世 

界的，如何在对生命的完善中完成“生命重建”应该 

是人穷尽一生追求的目标。小说集出版十年后，沈从 

文谈到了写作佛经故事的动机：“我认为人生应追求 

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 

与生活。”̈ö∞据此可以推断，沈从文每篇小说后注 

释的“为张家小五作”只是一种托辞，他讲述的故事 

均有良苦用心，隐含着深刻的寓意，小说集的编排次 

序体现了沈从文的匠心独运：有了这样的套中套结 

构，才能使每篇小说既具有独立的文学意义，又能通 

过小说间的巧妙组合完成深层的思考，这便是仪式 

① 人类学家将神话仪式分为时序仪式，通过仪式和宗教 

庆典仪式。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说：“任何社会里的 

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 ，从一个阶段向另一 

个阶段过渡的序列。”它是“生命时间的社会性”的表 

现。族群通过仪式确定成员的社会属性，这样 ，人的生 

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因仪式被整合到了一起，“通过仪 

式”是“时序仪式”的社会移植，从而使人的生命达到时 

序行进的五谷精神。 



结构叙事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叙事的仪式化使沈从文创作的湘西小说迥然不 

同于都市小说，假如将他的湘西小说与都市小说置 

于同一序列进行比较思考的话，我们看到现代都市 

戕害率真 自然的人性，造成了现代人猥琐、怯懦，救 

治的最好医方就是将他们放归到湘西那样的自然环 

境中，在原始粗犷的生存环境中还人性以本真，都市 

与乡村二者组成一个往返式的仪式结构。正是由于 

沈从文在仪式结构上的匠心，有研究者说沈从文小 

说创作与劳伦斯高度相似，即仪式性叙事成为从一 

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进而揭示了这类小说 

的主旨：返归自然是拯救生命垂死状态的途径。 

三、结语 

神话仪式在还原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也使意识 

回归原始状态，这就使得神话仪式不再是单纯的诱 

人形式，而是一种心灵状态的表现，拓宽了心理表现 

空间。作为叙事文学的结构框架，仪式结构传递出的 

则是隐藏于作品中的回归和超越意识。中国现代文 

学中的神话仪式体现为两种审美取向：外在的政治 

诉求趋向于启蒙、革命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关照社会 

的现实功能；内在的文学诉求趋向于回归人生、重返 

大自然这一主题，从而实现了超越现实的审美追求。 

现代文学神话书写中的仪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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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Narration in the Composition of M yth in M odern Literature 

JING 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Abstract：Narrative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myth，which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oth overseas and in China． 

Myth and ritual are inseparable，and，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the narration of myt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actice of ritual”．Myth and ritual ale interwoven and mutual confirmation．Myth is a spiritual partner created 

by human according to his own image，and rite is the mechanism to communicate with gods．Therefore，myth ritual is of 

dual nature in connotation and form ，and has a complete narrative feature．The treatment of ritual as the plot of narration 

can make consciousness be back to initial condition and extend the space of psychological performance．As the frame of 

narrative literature，ritual structure reveals the regression and surpassing hidden in works．There are two aesthetical tenden— 

cies in the myth ritu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amely，the exterior political pursuit which realizes the caring of the 

society，and the interior literature pursuit which reveals the desire of surpassing the reality． 

Key words：myth ritual；narrative connotation；narrativ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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